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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为习惯养成看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基于北京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校的田野研究

樊秀丽1 姜方华1 张宗倩2

( 1．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2．东北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长春 130024)

［摘 要］ 家庭与学校作为学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场域，两者交往互动形成的社会环境是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的重要土壤。本文以随迁子女为对象，通过田野研究的方式，回到“教育真实”，以随迁子女的行为习
惯养成为切入点，从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脱节、乡土家庭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的冲突、家庭卫生习惯与学校
卫生规范的脱嵌、家庭语言习惯与学校规范语言的差异四方面，对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过程中家庭与学校
的关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随迁子女而言，由于其家庭与学校场域的异质性非常强，如何使二者形
成教育合力，助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显得非常必要且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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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人口的流动更加频繁。国家卫生与计划
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6》显示，2015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 2. 47
亿人，占总人口的 18%。在流动过程中“家庭
化”趋势愈加明显，在流入地居留也愈加呈现出
长期化和稳定化的特点。［1］大量适龄儿童伴随着
家庭的流动进入城市，教育作为其在城市生活的

核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北京作为重要
的流入地城市之一，有着相当数量的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 以下简称“随迁子女”) 。根据《北京
统计年鉴·2016》，2015 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人数为 1133687 人，其中非京籍人数达到

448556 人，占总人数的 39. 6%。［2］

小学阶段是培养和形成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

关键时期。良好的行为习惯不仅是个人成长进步
的重要条件，也是其健全人格形成的基础，能为人

的一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自 2013 年 9 月起，
本课题组成员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分别

在隶属于北京市朝阳区和石景山区的 7 所以招收
随迁子女为主的中小学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
走向“教育真实”，回到教育的生活世界和文化背
景，从微观层面了解随迁子女在家庭和学校场域

中行为习惯养成的真实状况。本文在对其中的
“安小”( 简称) 和“玉小”( 简称) 两所学校进行田
野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关于随迁子女“行为习惯
养成”的问题，以及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家庭、学校
有着怎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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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小低年级学部

安小低年级学部位于朝阳区，是一所公立小

学，始建于 1985 年 10 月。最初是作为小区配套
设施建立的，主要招收本社区儿童。20 世纪 90
年代，学校开始接受少量的随迁子女作为借读生。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原社区逐渐老旧，本地出生率

下降，以及原有住户搬迁、划片学区范围调整等因
素，从 2000 年开始，学校本地生源逐年下降，越来
越多的随迁子女入学就读。2015 年 4 月，由于中
小学资源整合，该校合并了其他 4 所学校。截至
2016 年 4 月，安小低年级学部共设三个年级，在
读学生 602 名，非京籍学生占学校学生总数的
53. 7%。
(二)玉小

位于石景山区的玉小是一所公办小学，始建

于 1980 年 9 月，主要招收本社区儿童。2002 年，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将该校定为石景山区专门招收

“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之一，以满足流动儿童就学
的需求。2015 年 9 月，根据石景山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改革规划，将玉小整合纳入石景山实验集团，

开始优先招收本地京籍学生，从“以服务于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为主”转变为“首先满足本地
区城市居民子女，空余学位由教委统筹安排外来

人口学生”。截至 2017 年 6 月，全校共设 6 个年
级，12 个教学班，有 345 名学生，其中非京籍学生
占全校学生总数的 96%以上。
课题组成员每周至少要有一个工作日深入学

校，实地参与观察学校的各项活动，聚焦观察一、
二年级的课堂，访谈校长、教师、学生及家长等，获
取第一手资料。

二、行为习惯养成的相关概念
所谓行为习惯，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

不同生活经历和教育经历的影响，在语言和行为

上形成的外显的、自动化的动作、行为方式以及反
应倾向。近年来，通俗意义上的行为习惯问题已
经成为一个突破专业、地域局限，几乎“人人可
说”的公共议题，受到许多学科、不同领域的关
注。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行为习惯的研究大致可
归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向个体的行为习惯，二是指

向群体的行为习惯。
以美国心理学家约翰·华生 ( John Broadus

Watson ) 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

( 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
理学派认为: “环境是影响儿童行为与发展的重
要因素，人的行为习惯大多由后天学习得来，个体

学习的实质是通过创设条件形成刺激与反应之间

的连接，进而形成习惯。在培养习惯的过程中，主
张按照“小步子接近”原则来培养儿童的行为习
惯。”［3］( PP． 131 － 144)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
( Albert Bandura) 认为: “行为习惯是社会学习的
产物，儿童主要通过观察其生活中的重要人物而

习得社会行为。”［3］( PP． 145 － 148)

叶圣陶在论证教育与行为习惯的关系时表

示，他认为教育就是“要使学生养成在社会主义
社会里生活的一切良好习惯”。［4］( P． 229)

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习惯”多指某一地域
内人们共同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在集体生

活中逐渐形成的需要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

范和行为模式。卡尔·马克思 ( Karl Heinrich
Marx) 率先将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的习惯与物
质社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集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考察，论证了风俗、习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5］爱
德华 · 帕 尔 默 · 汤 普 森 ( Edward Palmer
Thompson) 在《共有的习惯》中将习惯看成是历经
时间的变迁而遗传下来的“古迹”和行为规范，接
近现在所指的“风俗”一词。［6］皮埃尔·布迪厄
( Pierre Bourdieu) 对行为习惯的讨论体现在其“惯
习”理论中，他认为惯习 ( habitus) 是一种有结构
的和促结构化的行为倾向系统。惯习是实践活动
及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生成于一定的条件制

约与特定的生存条件，是历史的产物，行动者的既

往经验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会处于优先地位，具有

相对封闭性和滞后性。［7］

生活中个人的行为习惯是属于私人领域的事

情，是个人偏爱或选择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说并无

绝对的好坏之分。对行为习惯做出区分和判断主
要在于它出现的时间、地点是否合适，在于它是否
有利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
来看，学校作为主要的教书育人场所之一，承担着

传播文化标准的重担。在学校场域中，制度化的
《中小学生守则》( 2015 年) 和《中小学生日常行
为规范》( 2015 年) 作为行为规范教育的标准和指
导性文件，对学生行为习惯加以区分和判断。国
家和相关教育部门非常重视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

教育，早在 1955 年 2 月，教育部就颁布了《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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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这是国家对小学生日常行为的最基本要
求。1991 年 8 月 20 日，在原有守则基础上又颁
布了《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其目的在于加强对
小学生的言语和行为的训练，促使他们从小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2015 年，教育部颁布了最新修
订的《中小学生守则》。为落实新的守则规定，次
年，北京市教委研究制定了《北京市中小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 2016 年修订) 》，要求各学校要进一
步明确培养中小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任务，深入

开展行为规范教育，增强教育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引导学生“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新版
本中剔除了部分抽象化、操作性不强的内容，提出
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如“勤奋学习、讲究卫生、举
止有礼、衣着得体、行为端庄、自觉使用礼貌用语
及体态语”等。［8］

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学生

形成有利于其成长和发展的良好习惯。儿童在长
期的成长过程中，生物的个体缓慢地适应着周围

的文化环境，逐渐形成某一社会文化环境所提供

的文化行为习惯。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各种行
为习惯的养成，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学
龄前儿童自幼儿前期养成的吃饭、排便、穿衣、睡
眠、清洁等基本生活习惯以及通过游戏适应集体
生活的好习惯。这些行为习惯可养成儿童的自
律、责任感、协调性和自主性，是社会生活所必须
具有的基础，也可称之为社会生活习惯。第二，是
刚入小学的儿童需要适应学校生活，学会学习，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成的现状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 在《论

教育》中曾说过，“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
所学的每一样东西，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9］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比传授文化知识更为重要。与城市学生相比，
随迁子女在物质条件、家庭环境、父母文化水平等
多方面都存在着一定差距。同时，囿于年龄和个
人阅历的局限，处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好奇心重、模
仿性强，缺乏明辨是非的能力，部分随迁子女自律

自控能力差、学习积极性较低、卫生习惯不良、不
服教育管理等不良行为的表现，不仅阻碍了其个

人健康顺利地成长，更对其更好地与城市融合设

置了重重障碍。

(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脱节

学习是学生在学校的主要活动，按时完成作

业是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以积极态度努力学习的重

要指标。小学阶段的教育活动通常由学校和家庭
共同实施，学生的部分作业需要由父母在家庭中

监督、辅导完成。两所田野调查学校都建立了家
校合作制度，学校在线上以家校通、微信群、电话
等为交流工具，与学生家长联络，线下以学生评价

手册、家长邀请函与活动通知回执的形式沟通。
让“家长签字”成为教师与家长沟通的常用手段。
学校还会不定期召开家长会，学校主管领导在会

上直接说明希望家长配合的具体要求。安小校区
主管在家长会上的发言如下:

希望家长配合的有以下五点: ( 1) 在家督促、
检查学生的学习习惯，不要造成学校教育与家庭

教育脱节; ( 2) 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客观认识孩
子的学习，全方位地关注孩子; ( 3) 加大对孩子的
培养力度，多买书，学一些特长，以便可以更好地

适应社会; ( 4) 让孩子保护眼睛，帮助养成良好的
用眼习惯，控制用眼时间，也要控制饮食，防止肥

胖; ( 5) 及时与学校沟通，学校也只是教育的一部
分，教师无法全部都做得完美，尤其是品德、习惯
与性格方面。( 摘自 2015 年 5 月 22 日田野笔记)
家校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 养成学生良好的

学习与生活习惯;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培养学生

的道德品格。
家庭作业是教师指定学生在家中应该完成的

作业。在我们田野研究的班级中，尽管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采取罚抄课文、作业量加倍等惩罚性措
施以及盖小红章、发放“七彩星”等奖励性措施来
帮助、督促随迁子女完成作业任务，但无法按时完
成作业仍然是随迁子女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甚至部分学生还用谎言来掩盖自己未完成家庭作

业的事实。安小的一位班主任对笔者( 信息采集
者) 诉说了她的无奈:

小翰一年级就开始不写作业。作为家长，一
年级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打下夯实的习惯与基

础，拼音会、字会，把字写好了。你说一年级就养
成这样的习惯，五天有四天不写作业，不是这个作

业没写就是那个作业没写。孩子爸爸说让孩子在
老家，妈妈不让，说要带在身边督促学习。我认为
你想带好，你得豁出去，你得管，不要说你又回家

完了，这样你还是没有起到带在身边的作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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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什么的，他爸要是周五接走，搁爷爷那儿，他

就一个字不写。我告诉他作业是什么，他爸看着
他抄的作业，到最后也没写。后来我说这就是极
品家长，那能怎么办，你能让家长怎么着呢? 有时

间放个小长假，留点作业，看看课外书，写个小日

记，做个摘抄啊，他就都不写。问他妈妈，就说爸
爸给带回老家了。……学校发的表也都不填，一
些重要的信息你给它填齐了呀。往往放假返校前
两天，哎，找不着人。打电话，您家孩子怎么回事
啊，怎么还没有来上学，说“哎呀，不好意思，忘了
开学了。”这哪能忘，放假前给每一个孩子都订了
一打假期注意事项，里边就有开学时间，说没有看

到。这孩子只是放在自己身边也不行啊，得管啊。
( 摘自 2015 年 4 月 24 日田野笔记)
班主任对所谓的“极品家长”饱含着无奈，虽

然学校要求学生家长给予配合，但家长们往往忙

于生计，无暇监督学生的家庭作业完成情况。
上述的案例也同样出现在玉小。
开学的第一天，班主任看到桌子上的暑假作

业，想起来小杰的事，对我( 信息采集者) 说: “小
杰啊，一个暑假，那暑假作业就在自己的书包里没

有拿出来过，快开学了才说还没写。”
班主任接着说:“他家长才不管呢，他妈妈还

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小杰没有写完作业，说别太批

评他，没写完就没写完吧。你说父母都这样，没法
说。”( 摘自 2016 年 9 月 1 日田野笔记)
家长对孩子不完成作业的行为采取错误的认

知和纵容态度，不仅导致教师正常的教育行为无

法有效实施，同时还助长了孩子不按时完成作业

的不良习惯。
我们访谈了玉小几位学习上有困难的六年级

学生，问他们学习遇到困难为什么不求助时，学生

们无奈地回答“( 在家) 问谁?”“他( 某位学生) 是
他们家学历最高的，呵呵，小学六年级是家里学历

最高的。”( 摘自 2015 年 11 月 19 日田野笔记) 进
城务工人员“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其子女在学习
过程中难以从家庭获取有效的辅导和支持，间接

导致了空白作业本的出现。
对随迁子女来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异

质性被放大，学校通过各种教育手段和措施帮

助随迁子女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但当他们回

到家后，却无法得到有效的延续和强化。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脱节致使教育的合力无法

形成。
(二)乡土家庭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之间的

冲突

不同的文化脉络会形塑出不同的行为模式、
知识结构和文化规则。进城务工人员进入城市之
前多生活在处于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属于典型

的“熟人社会”。在以往传统礼俗社会的前生活
经历使他们衍生出相对直接、粗放、不拘小节的行
为习惯和话语模式。［10］受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
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常常租住在条件相似的同一区

域，与城市居民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这在某种程

度上强化了其生存的亚社会生态环境，阻碍其固

有的传统惯习的转变，形成异质文化共存的状

态。［11］同时，习惯的转变还有赖于个体相当的知
识与能力的支持，“文化资本”的缺失阻碍了进城
务工人员自身习惯的转变。
学校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奖励机制，试图

从多方面帮助、促进随迁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在我们访谈玉小校长时，她这样说道:
我们的教材啊，什么都是一样的。就是在常

规工作中，我们的起点设置得比较低，比如说在一

些文明如厕啊、吃饭啊这些细节、讲卫生啊这些方
面，在日常的教学中比较注重这个，在习惯养成教

育这方面上的比例上要重要一些。( 摘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田野笔记)
异质文化共存的生存环境使随迁子女的文化

化和社会化过程出现冲突。小女孩对参加家校活
动的妈妈所说的“妈妈，你没冲厕所!”( 摘自 2016
年 5 月 27 日田野笔记) 展示出随迁子女家庭文化
和学校文化之间的差异。
家庭是少年儿童进行文化化和社会化的初

始环境，家庭成员所保有的惯习系统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子女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这种影响
折射到课堂上，体现在随迁子女身上出现的自

控能力较差、动作随意、爱讲小话、交头接耳等
行为。在课堂中随意站立、走动，打扰他人听
课，这不仅干扰了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而且也

分散了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导致了随

迁子女的学习困难。
小玉一节课的时间都在观察着小嘉的一举一

动，趁着小嘉起来读课文或者回答问题的空隙，同

时躲避老师的视线。小玉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地
往前爬，伸手去拿小嘉放在桌兜里面的英语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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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摘自 2016 年 9 月 22
日田野笔记)

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小富突然半趴在桌子上，

手在凳子底下扣着什么。笔者 ( 信息采集者) 仔
细一看，小富竟然把鞋脱了露出双脚，用手在抠自

己的脚丫子。不一会儿，竟然把鞋整个都脱下来，
侧着身子，把未穿鞋的脚丫子踩在暖气管上。
( 摘自 2017 年 3 月 13 日田野笔记)
上述两个片段中所呈现的画面是部分随迁子

女课堂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课堂中，身体作为个
体所受社会文化的载体，不再是纯生物性躯体意

义上的身体，而是处于社会情景中的身体，其中蕴

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的“当前”折射出
“过去”的影子，显示着学生从原生家庭文化中所
带来的一套行为系统。随意、粗放的行为模式与
严肃认真、涵养文化素养的课堂要求格格不入，其
实质是随迁子女自身所携带的“乡土文化”与流
入地“城市文化”之间的冲突。
(三)家庭卫生习惯与学校卫生规范的脱嵌

习惯是人在一定情境下自动化去进行某种动

作的需求或特殊倾向。［12］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是习
惯的奴隶，利用长期养成的习惯，并最终因习惯受

益或受害。安小为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每个班级教室里都备有洗手液、护手霜、卫生纸
与湿纸巾。班主任会提醒学生饭前洗手、饭后擦
桌子，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虽然学校为学生
提供了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环境条件，但我们在

田野观察中发现，随迁子女并未真正养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
笔者( 信息采集着) 在与小翰聊天时，发现他

的手有点皲裂，于是挨个询问了班里其他学生是

否洗脸擦油。全班 28 位同学中只有 1 位同学没
洗脸，有 7 位同学没有擦油，其中包括 3 位女生。
( 摘自 2015 年 10 月 8 日田野笔记)
玉小校长这样评价学校随迁子女的卫生习

惯:“我觉得啊，他们的卫生习惯问题( 比较大) 。
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学校有脱节的情况。比如学校
的环境比较现代化，比较规范。但他们住的地方
条件好的可能居住在楼房，也可能住得比较拥挤，

一些生活习惯和咱们学校不一样，比如包括他们

洗澡吧，所以卫生习惯差一点。”( 摘自 2017 年 6
月 19 日田野笔记)
朱熹曾在《童蒙须知》中写道:“大抵为人，先

要身体端正。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
常令洁净整齐。”［13］玉小学生小鸿的双手黝黑，指
甲里满是泥土，脸颊、胳膊的皮肤明显皲裂，还附
着一层白色的皮质，平日所穿衣服不仅样式少，而

且看起来不够干净整洁。仪表仪容上的“与众不
同”使小鸿常常受到老师的“关注”。班主任无奈
地说:“以前就和他父母说过，没用。他们一家都
这样，他妈妈那头发油着呢。”( 摘自 2017 年 5 月
8 日田野笔记)
学校的课间活动时间是学生们最开心的时

刻，在我们的田野观察中发现追逐打闹、在地上劈
叉、趴倒、爬行等时常出现在随迁子女的课间游戏
当中，他们在游戏的过程中互相追逐推搡、大声喊
叫。三年级一位班主任说: “就不敢转眼，一会儿
看不住就满地打滚。”( 摘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田
野笔记)

儿童游戏中所显露的游戏行为与个人的现

实生活环境之间存在某种必然关联。学生小玉
曾在聊天过程中向笔者讲述回到老家后的游戏

活动，包括跳麦秸、在门前的土坑中顺坡滑等。
由此可见，随迁子女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无意

识坐下、趴下、在地面打滚等与大地保持“亲密”
接触的动作多处于原生态的自发状态，是其自

身惯习系统中已经存在并得到认可后自动化的

动作与行为。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 Ｒuth Benedict) 认为: “基于文化前提的必然反
应就像机体决定的反应一样，是不由自主的，它

们就是文化决定的反应，构成了我们许多下意

识的行为方式的主要部分，个人的发展也是由

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活条件共同决定的。”［14］随迁
子女进城前的生活经历，形成了其缺乏组织性

与规范性的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的养成贯穿人的一生，而小学低年

级阶段的习惯养成至关重要，模仿与服从是此阶

段学生最大的特性，家长与教师作为权威性成人，

对他们的行为习惯养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
以，在行为习惯的养成上，家庭与学校必须形成合

力，帮助学生在两个场域中实现统一。
(四)家庭语言习惯与学校规范语言的差异

语言是人与人交流与沟通的基本符号之一。
英国 社 会 学 家 巴 兹 尔 · 伯 恩 斯 坦 ( Basil
Bernstein) 认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了不
同的符号编码方式的语言，并在家庭教育、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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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甚至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不断被强化。城市学校
场域中使用的多为抽象程度较高、表达方式较复
杂、语义完整的精致型符码，而进城务工人员及其
子女多使用限制型符码，在语言表达过程中往往

词汇贫乏、句法简单、层次混乱，更依赖于具体形
象，抽象化程度较低，很难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
的想法和意图。［15］在我们的田野研究中，学生家
长的学历从小学到本科不等，但低学历所占比例

大，其中初中学历比例占一半多。2017 年 6 月，
本课题组对朝阳区、石景山区 4 所小学进行了问
卷调查，从回收的 353 份非京籍学生问卷中了解
其家长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看，随迁子女父亲
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其中父亲未受过

教育或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比例为 72. 3%，母
亲未受教育或仅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占比高达

76. 9%。在这些家庭中，由于父母语言结构简单，
词汇相对匮乏，直接影响到教学场景中子女的语

言使用。在玉小的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要求给生
字“去”组词时，学生小浩的第一反应是“去一边
去”，而不是通常所列举的“来去”“去留”等相对
精致的词汇。
小富时不时还冒出两句“你大爷的”“去你大

爷的”之类的脏话，笔者( 信息采集者) 问他这些
话都是从哪听来的，和谁学的，起初他很敷衍地

说:“跟老师啊!”我追问他哪个老师教他这样说
话时，小富才说: “跟我妈学的，她就是个文盲!”
( 摘自 2016 年 11 月 17 日田野笔记)
对于不文明语言的生成，玉小校长颇有感慨

地说:家长文化水平和京籍的没法比。……耳濡
目染的东西，比如平时我们聊天会引经典或找些

精练的语言去说，这些家长不会。他们就是用特
别粗浅的大白话，甚至直接打骂孩子。 ( 摘自
2014 年 4 月 14 日田野笔记)
通过与小富的交谈，追溯到他的不文明语言

主要源于家庭的影响。随迁子女在与家长生活
的过程中，孩子会潜移默化受到家长不经意间

表露出的不文明用语的影响，并习得父母的部

分言谈举止和思维模式。因此，家长无意识的
不文明话语和行为可能会阻碍孩子良好文明习

惯的形成。

四、结语: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家庭与学校在

培养随迁子女的行为习惯养成方面存在着很

多差异，包括各自优先考虑的问题、要满足的
需求和期望、与儿童互动的特定方法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各自携带的文化和语言

差异。同时，不同家庭所依据的生活环境也有
很大差异。这些差异与家庭所处的文化社会
( 城市或乡村) 、社会经济状况、所属文化群体
有密切关联。
环境差异的重要意义在于揭示这样的事实，

即儿童生活的特定环境将影响其行为习惯、知识
和技能的发展。由于家庭文化环境与学校文化环
境不同，因此，所有的儿童都要经历家庭活动与学

校活动的不断变换，因而一些儿童会产生不适应

学校环境的问题。如果家庭传递给儿童的行为习
惯、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与学校的要求相
距甚远，那么，儿童的学校适应问题可能会越来越

严重。
尽管家庭和学校之间存在差异，但也具有一

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即期望儿童得到最佳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父母通常会承担起基本的职

责，包括提供食物、衣物、营养以满足儿童身体发
展的需要;传授给子女社会生活的基本行为习惯、
生存技能;积累资金以供子女接受学校教育。而
学校承担的职责则是为儿童提供适合的学习环境

和学习资源，以及与学生的需要、兴趣、学习方式
相适应的课程。
本课题组成员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部分随

迁子女家庭很难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进城务

工人员普遍因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时间较长且
不稳定、生计压力大、多子女家庭等因素，无足
够的机会与良好的条件教育子女，进而导致家

庭对随迁子女学校教育的支持力度也大为削

弱。学校难以结合随迁子女在家庭场域中的行
为表现给予及时的反馈，随迁子女行为习惯养

成链条被打断，极易造成“5 + 2 = 0”的极端情
况，且生活场域与认可标准的变化使得随迁子

女无法形成心理安全感，从而难以形成与城市

现代文明相吻合的行为习惯。所以，对于随迁
子女的行为习惯培养而言，由于家庭与学校两

大场域多方面的异质性，两者必须互通信息，形

成教育合力，打通场域之间的区隔，以期为随迁

子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供一致、安全的社
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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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Ｒeflected by
Habit Development———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of Schools

of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FAN Xiu-li1，JIANG Fang-hua1，ZHANG Zong-qian2

( 1 School of Education，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
2． Institute of China’s Ｒ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024)

［Abstract］ In students ＇ development，family and school are the two major field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formed through their interactions is the important soil for their habit development． Taking the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as subjects，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field study and make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and school in the habit form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 children by returning to
educational reality and focusing on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school education and family education，the
conflict between local family culture and urban school culture，the disjoint between family health habits and
school health regulation，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mily language habit and school standard language． For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when family and school form joint educational force with their strong field
heterogeneity，they can facilitate children＇s habit development，which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Key words］ behavior habit; children of migrant worker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field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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